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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浩的父親老趙，身體日漸虛

弱，自理能力變差。趙浩工作忙，

無法在父親身邊盡孝，於是請了保

姆。老趙以前是個謙謙君子，年老

退休後卻變得很難伺候。保姆換得

跟走馬燈似的，基本是幹一個月拿

了工資，人家就走了。

趙浩很頭疼。幸好，市場上推

出了家務型機器人，趙浩得知後，

首先想到的是買一個，一打聽，才

知道那實在不是他這工資水準的人

可以消費的。租賃一個，是退而求

其次的辦法。

趙浩來到機器人租賃公司，大

廳裡展示著各類機器人，可是那高

昂的租賃價格讓趙浩止步。

這時，趙浩遇到了卡。

卡主動問趙浩：“您需要一個

機器人嗎？”

趙浩這才注意到眼前是一個老

款機器人。

卡看著趙浩說：“我可以為您

提供計時服務，價格便宜。家務、

辦公都可以做，每分鐘 1 塊錢。”

“每分鐘 1 塊錢？太貴了。我付

不起。”趙浩轉身，一來他不喜歡

這老款，二來他也確實認為每分鐘 1

塊錢貴了。

“我們可以商量。”

卡很有誠意，最後兩人談妥了

，每分鐘 3 毛錢。這個價格，趙浩覺

得占了不小的便宜。卡有現成的合

同文本，稍加修改，列印出來，然

後兩人簽了字。

合同上沒有卡可以中途退出的

條款，所以卡想不幹是不可以的。

趙浩有些得意，機器人畢竟是機器

人，腦筋終究沒有人類高明。

卡第一天來工作，趙浩特地請

假到父親家看一看。卡守時、高效

、技藝嫺熟。趙浩特意讓卡多做了

一份飯菜，中午吃飯，父子兩人都

非常滿意。菜肴色香味俱佳，比一

般小飯店裡的菜強出至少一個等級

。

“不錯！厲害！”老趙豎起大

拇指連連誇獎。趙浩悄悄做了個手

勢，希望父親矜持一點兒，但老趙

瞪眼道：“人家厲害就是厲害嘛，

該表揚就要表揚！”

趙浩有些尷尬，讓卡下班。

“今天上午工作時間共計 2 小時

48 分鐘，工錢為 50.4 元。”卡有自

動計時功能。

趙浩說：“行，每天

的工作時間你記著，我

們每週結帳一次，如果

我沒有記錯的話，合同

上是這麼寫的，對嗎？

”

“對的。”卡鞠躬，

告辭而去。

一個星期後，趙浩去

父親處結帳，看了帳單

，趙浩大吃一驚：卡一

周的工資竟高達 1112 元

，這大大超過了他的心

理價位，他原來是按每

天 100 元來安排工作量的

。仔細看過帳單，趙浩

才發現除了做日常的家

務之外，這機器人還把

陪聊、下棋的時間全部

算上了。此外，卡還輔

導趙浩的兒子數學作業

兩 次 ， 陪 玩 遊 戲 三 次

……

“我讓你為我父親做家務，可

沒讓你陪我兒子玩呀！”趙浩指著

帳單向卡發難。

卡不慌不忙地說：“合同上有

明確規定，您及家人下達的指令我

都應該執行。您可以看一下合同。

”

趙浩暗暗叫苦，他想在許可權

上另作修改，但想了想還是作罷了

。老父親一人在家太孤獨，有人陪

他下棋、聊天，豈不是美事？至於

兒子，自己回家跟他說一下吧。

很快，第二個星期也要結束了

，趙浩正等著帳單呢，沒想到，卡

突然失蹤了。

趙浩接到父親打來的電話，立

即趕去。老趙在家失落得很，一副

茶飯不思的樣子。趙浩安慰他，卡

不來了，可以另外找一個機器人替

代。

“不行！我還是要卡。”老趙

堅決得很。

一番詢問後，老趙吞吞吐吐地

說出一件讓趙浩坐立不安的事：卡

是拿著存摺失蹤的。家裡的老空調

壞了，老趙讓卡去取款後買一台新

空調。

趙浩很生氣：“這麼大的事，

你為什麼不通知我？”

“你天天忙得連軸轉，我不想

打擾你。”

趙浩無語，因為有了機器人，

他來看父親的時間確實少了。想了

想，他問：“你存摺的密碼告訴他

了？”

“當然告訴了，他不知道密碼

怎麼取錢？”老趙反問得理直氣壯

，仿佛犯錯的不是他。

趙浩拿出手機準備報警，老趙不同

意，說：“我相信他。”

“你相信他，可他現在不來上

班是什麼原因？”趙浩心裡憋著火

，又不能發作。

老趙說：“這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你不要報警。”

趙浩拿了父親的身份證去銀行

辦掛失，令他驚詫的是，存摺裡的

錢並沒有完全取走，卡提取了 5000

元，這正是老趙讓卡取的數。

這是為什麼？

趙浩在網上發佈了尋找機器人

卡的帖子，帖子裡配發了卡的幾張

照片。沒多久就有人跟帖了：有的

表示震驚，說機器人居然也幹出詐

騙的事來了;也有人表達不同意見，

說如果是詐騙，為什麼存摺裡的錢

沒有全部被取完？有人說盜亦有道

，這機器人恐怕是覺得主人工資給

低了，他只是取走自己該得的報酬

。還有人就機器人值不值得信任展

開了激烈論戰，從機器人設計三大

原則到木馬技術，吵得不亦樂乎。

開始，每條評論趙浩都要細細

看一下，但後來他也失去了耐心。

他覺得，這些評論裡沒有什麼有用

的資訊。

這天下午，趙浩接到一個電話

，打電話的人自稱是卡的工友，他

說了卡失蹤的原因。原來，卡除了

在趙家做零工之外，還在一家建築

工地上兼職打了一份短工。那天可

能是因為體內電能耗盡的原因，卡

從一百多米高的建築上摔了下來。

卡傷得很重，他被送往機器人

醫院接受治療。

趙浩很不解：“他這麼拼命幹

活兒是為了什麼？”

那位工友說了原委，原來卡出

來打工是為了給他以前的主人籌集

醫療費用。卡的主人十年前定制了

他，兩人一直相依為命。不幸的是

，兩年前主人患了癌症，存款不多

，後續醫療費用已經捉襟見肘。

趙浩和父親在機器人醫院見到

了卡。

卡還處於“死亡”狀態。一問

原因，趙浩才知道因為沒有人支付

治療費，醫院沒有給卡進行治療。

院長對趙浩父子說：“治療費用很

昂貴，像卡這種老款的機器人，即

使治好也用不了多久，治療的性價

比實在不高。”

老 趙 掏 出 了 自 己 的 信 用 卡 ，

“啪”地拍在桌子上，說：“別管

什麼性價比，錢我出！但是有一條

，治療的事你們必須對卡保密。”

一周後，機器人卡扛著新買的

空調機來上班了。

老趙責怪他為什麼不叫輛車。

“這樣可以省一些運輸費，我

的力氣大得很，這不算個事。”卡

放下那沉重的包裝箱，開始給客服

打電話，希望他們儘快來安裝空調

，因為天太熱，老人吃不消。

打完電話，卡不好意思地對老

趙說：“抱歉，非常抱歉！我前些

天生病住院了，醫院免費治療。上

午我才去提了空調。這些天沒來上

班，您兒子結算時應減去總額 25%的

罰款，合同上注明了的。”

“不扣！一分錢也不准扣！趙

浩那小子敢扣，我抽他。”老趙狠

狠地做了個抽大嘴巴的動作。

“這不行，咱們必須按合同來

。我現在得幹活兒了。”卡想了想

又轉身，“我必須提醒您，趙浩沒

有錯，另外，打人是違法的。”

老趙看著卡去廚房的背影，兩

行老淚從眼眶裡流了出來。

雇個機器人做家務

北方的冬天說來就一個字：冷。

到了三九、四九天，就兩個字：

真冷。

若要是一場雪過後，天剛放晴，

那個叫：真真的冷。

那天，我正在家吃晚飯。

說是晚飯，其實是再也簡單不過

的飯。在那個年代，我們家和許許多

多的莊戶人家一樣，一塊玉米麵糕糕

饃、一壺開水、兩根鹹菜，一泡就是

晚飯，人們也稱作“喝一口”。

忽然，聽見胡同外面“叭、叭”

的鞭子聲響起。

這是德德（方言發音為dei dei）

來叫我來了，緊著忙著幾口，我結束

了晚飯。

我倆是約好的，晚上一起去他家

的窯洞裡睡覺。

那年我 14 歲，德德長我一歲，

和我是從小一起光屁股長大的小夥伴

。其實人家大名叫朱紹斌，乳名叫德

林，人們習慣叫他德德。

幾歲上他母親就不在了，10多歲

上父親去世，是爺爺奶奶含辛茹苦把

他拉扯大的。他個子長得不高，黑幹

條瘦的，還經常有病。

由於種種原因，德德小學念完就

輟學了，一直沒有再上學。這對於正

在求知年齡的孩子，無疑是一種缺憾

。

可是他並沒有因為失去上學的機

會，而失去理想和報復。

他沒有想著去上大學，沒有想著

當科學家，沒有想當官，也沒有想去

發什麼大財，而是下決心要做一個能

寫寫、會算算、在農村有用的人，能

走到人前、受到別人尊敬的人。

他有一個強項，就是毛筆字寫得

好。也可能是遺傳天賦吧，他的父親

和哥哥的毛筆字就寫得非常好。如果

形容一下，那叫“剛勁有力，有骨頭

有肉，入木三分”，讓人看了有美的

享受。有些字寫得，會讓你不由自主

地用眼珠子、下巴頦，或者是伸出手

指去描繪一下。

那些年，我們村裡許多人家，春

節的對聯都是他父親寫的。一進臘月

門，就有人把裁割好的紅紙卷一卷，

送到他家，晚了會排不上隊的。他父

親寫了這家的寫那家，貼上工夫和墨

汁，從不計任何報酬，最後換來的是

人們的尊敬和愛戴。

德德覺得自己也要像父親那樣，

而且還要超越他，光是能寫遠遠不夠

，還必須會算，這正是他讓我去他家

窯洞睡覺的心思：讓我教他學打算盤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計算器，算帳就

靠算盤。拿什麼作為交換呢？就是教

我練好毛筆字。

一來我很喜歡毛筆字；二來我們

家人口多，都擠在一個炕上睡覺不方

便；三來找個閒靜的地方，我湊空還

能複習一下功課。更重要的是我們倆

對言法，能聊到一起去，又互相為師

，共同學習，各得其所

，真是兩全其美。

他家祖上留下的三

口窯洞，坐落在村子北

門外面的溝邊上，半下

地窯，類似于東北的地

窩子，冬暖夏涼，冬天

不生火也不會覺得冷。

白天有幾個大人在窯洞

裡編織葦席，晚上我倆

就睡在這裡。

可是畢竟離家遠，

又在村邊上，特別是傍

晚去的時候，我們倆都

膽子小， 路上有點害

怕。為了壯膽，我們每

個人做了一個鞭子，在

頭頭上拴上一個狗皮鞭

梢，走在路上，他“叭

”地一下，我“叭”地

一下，鞭稍上閃著隱隱

約約的火花。

到了窯洞裡，煤油

燈一點，他就教我如何寫好毛筆字。

記憶最深的兩句話是：“字要好，墨

沾飽。字是黑狗，越描越醜。”

我則從“一上一，二上二”，到

“二一添作五，三下五除二”珠算口

訣開始，教他打算盤。他十分認真，

非常刻苦。為了練指法，僅僅“一上

一”就練習了千萬遍，把“獅子滾繡

球”（把算盤上設置成 123456789，

用每次加 1，練指法，最後還打成

123456789，）打得滾瓜爛熟。

練完之後，睡到被窩裡講故事，

講鬼故事，講狼故事，講打仗故事，

隨後進入甜甜的夢鄉。

一個真真冷的夜晚，西北風呼呼
地吹著，睡覺前我們講了狼的故事。

到了半夜，朦朦朧朧地聽到“嗚

、嗚”的叫聲，咋聽咋覺得象狼叫，

我們倆都被驚醒了，蒙住頭，鑽在被

窩裡不敢動彈。而且聽聲音特別近，

好像就在門外面的窗戶下邊。

我害怕極了，隱隱約約感覺到，

他也很害怕，一直向我這邊擠。

更讓人害怕的是，隨著叫聲不斷

，好像上了窗戶台，隨後又破窗而入

，進到了窯洞裡面。最後突然一跳，

落在了我們腳頭。

我已經明顯地感覺到，緊緊地擠

著我的德德在瑟瑟發抖！

難道真的是狼嗎？這是個什麼東

西啊？怎麼辦？怎麼辦？我一直在想

，假如是狼，我們可就危險了，也可

能死定了。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出擊。

決心下定後，我便慢慢地把手伸出被

窩，摸住了放在坑頭的火柴，捏了最

少兩根，猛地一下劃著，點著了煤油

燈。那個時候村子裡還不通電，別想

什麼電燈開關。

定睛一看，原來是一隻黃色小狗

，大約兩個多月大小。可能因為天冷

得很，想來這裡取暖暖吧？

我緊繃的心一下放下了。

“德格。”

小夥伴們也這麼叫他，可以聽作

“德哥”。

“別怕了，是一隻小狗。”

只見他“呼”地一聲掀開被子：

“啥？”

“狗！”

“嚇死我了！”

由於出了很多汗，他的被子直冒

熱氣。

“這慫貨，嚇死我啦，真嚇死我

啦，我恨死它了！”

“它差點嚇死我，我不能叫它活

，咱們弄死它，吃狗肉吧？吃狗肉，

喝燒酒……”云云。

他一說吃狗肉，我立刻聯想到豬

肉，真香真好吃，因為我從來沒有吃

過狗肉，只能憧憬著狗肉的味道。在

那剛剛度過三年自然災害，口糧還不

充足的年代，人們對肉的期望值是可

想而知的。

我著實被嚇得不輕，憎恨心也十

分強烈。

再者，那麼大年齡可正是“偷雞

摸狗，偷瓜摸棗”的年齡，還沒有什

麼善待動物的覺悟，因此沒有反對他

殺狗的意見。可是問題又來了，我們

都不會殺，又沒有刀具。

我說了句：“咋殺呢？”

他說：“聽人家說，用水能灌死

。”

“我來灌，你搭下手。”

就這樣，我給他舀水，他一瓢一

瓢地往狗嘴裡灌。其實不算什麼灌，

溫柔地應該叫作喂。幾瓢水下去，地

上潵了一大灘，小狗被灌得肚子溜溜

地圓。放開它後，它一邊走，一邊嘴

巴子裡還往外滴著水。

“這辦法不行，咱們把鞭子接起

來勒吧？”他說。

“勒就勒。”

鞭子在小狗脖子上繞了一圈，他

一頭我一頭，勒了一會兒，我們累了

，放開後小狗終於不動了，還沒有等

我們歇過勁來，小狗又站起來，一搖

三晃地跑開了。

“它怎麼這麼大的命呢？難道不

該它死嗎？放過它吧。”

我這麼一提議，德德也沒有反對

，“唉，算你命大，你嚇了我們一跳

，我們也給你上了刑法，咱們算扯平

了吧？”接著，我們又找來一塊破布

，擦了擦狗身上的水，讓它臥在了上

面。

第二天早上，聽見有大狗的叫聲

，或許是它的媽媽在叫喊它，我們把

它放到了門外面，只見它一搖一擺地

走了。

從此以後，這件幼稚且近乎荒唐

的事，便深深地刻在了我們的腦海裡

。

我當兵後，我們多年沒有見過面

，見了面後的第一句話便是“記得咱

殺狗嗎？”

後來經常見，第一個動作是擊掌

，接下來便像哨兵對口令一樣，

“殺狗！”

“殺狗！”

由於這話重複得太多了，有一次

我弟弟見了他竟然說：“記得咱殺狗

嗎？”

他立刻糾正道；“你記錯了吧？

不是和你，那是和你哥。”

一個冬天之後，我的學生——他

學業有成，算盤打得“啪、啪”響，

而他的學生一一我的毛筆字則毫無長

進。

再後來，他還自修了易經風水學

，會看個陰陽宅子，紅白喜事擇個良

辰吉日。

加上他能寫（毛筆字）會算，誰

家有個紅白喜事，都離不開他，而且

總是在最重要的崗位上一一帳房裡當

先生。

他經過努力和拼搏，實現了自己

的理想和人生價值，常常為人們做一

些好事，贏得了人們的愛戴和尊重。

因此，他生活得很幸福，每天過

得高高興興的，啥時候見了他，總是

樂樂呵呵的。

非常令人惋惜的是，前兩年，他

因病不幸去世。

據說，他的墓地還是自己提前看

好的。

由此可見，人呀，一生在世，生

活簡單了，幸福來得就容易，快樂就

多。知足者，常樂者，或許這就是一

種偉大的平凡。

發小


